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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蚂蚁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 刘亚娟等 / 口述　翁盈昌 / 整理

“小小蚂蚁像苏联。”

岛如其名，蚂蚁，陆域面

积只有 2．64 平方千米，

在地图上几乎小到看不

见的小岛。但她的名气

却很大——曾是全国渔

区的一面旗帜，诞生了全

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以

艰苦创业的精神名扬全

国；获周总理签发的国务

院奖状：全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蚂蚁岛曾有光荣的艰苦创

业史——“东海蚂蚁岛，公社办顶早。斗志比神仙，力量大如天。”歌谣充

分体现了蚂蚁岛老一辈兀兀穷年耕东海斗志，它代表了一种决心和毅力。

由此创造了“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

现在又与时俱进，渔区呈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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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闯“鬼门关”

采访对象：刘亚娟

采访时间：2015 年 3 月 4 日

采访地点：蚂蚁岛管委会会

议室

2015 年 3 月 4 日，沈家门街

道妇女干部，赴蚂蚁岛过“三八”

节，请蚂蚁岛妇女刘亚娟老人忆

苦思甜。在说起当年“吕泗洋海

难”所造成渔民伤亡和船只财产

等损失之巨大和惨烈，亲历当年

海难的刘亚娟悲痛不已，多次泣

不成声，使人心惊肉跳。

茫茫大海，凶涌波涛。1959 年 4 月 11 日，江苏吕泗洋发生一场历史

上罕见的特大海难，在这骨节眼上，机器“插蜡烛”了，渔船任凭“兜底浪”

摆布，随时就有船翻人亡的可能。

“亚娟，这个机器要是（晚上）两点钟开不出，阿拉就只能等死，阿拉 8

个人的性命全掌握在你的手里。”我换上红色新毛衣，与大伙一起等死。

拿出阿娘给的小香糕吃，但是，既咬不动呀，又咽不下，上牙与下牙骨骨发

抖，一遍又一遍反复回想老大刚在说的话，“吕泗洋，里死洋（吕、里在我们

这里是同音），我们肯定死在这里了……”

那天，吕泗洋那浪头把船头掀起，船就直立起来，接着又栽下去，船就

埋在浪里，原来有 10 对机帆船可以互相看到的，一下子全都散开了。我

们船上一共 8 个人，船老大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命令我们把船上的东西

包括米、锚、日用品全部沉海，任凭船随着风浪摇摆。

一个大浪劈来，把船里的大桅杆打断了，桅杆连着篷倒入海中，浸在

海里，极其危险。

正在船头的李根香奋不顾身上前抢救，却被浪头托起，腾空翻落，跌

刘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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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驾驶台墩上。结果，一只脚骨撞断，另一只脚上劈开一道四五寸长的口

子，鲜血直冒。我看着心都碎了，“嗖”的一下窜上去，用毛巾为她包扎，血

还是往外流，用 4 条毛巾揿牢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哭了。

“亚娟，你不要管我，快过来，机舱间进水了。”坚强的李根香对我说。

更可怕的是，等我回到机仓间，机器也停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呢？”我急得哭了起来。其他伙计瞪大眼珠，

把心提到喉咙口，他们只知其中后果——机器不转，船成了无头苍蝇，只

好漂浮在海上，任凭风吹浪打，要是船头偏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我听了心如刀绞。

人命关天，负责重大。我心情平静下来，仔细检查机器停转原因后，

对老大说，机器没有毛病，可能是叶子（螺旋浆）被绳子缠住了。

老大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但还是边说边用竹篙去捅绳子，试探缆绳是

不是把叶子（螺旋浆）缠住了。

这时，眼头活洛的“多人”（也就是二老大）陆永川，接过老大手中的

竹篙，代替老大到船边来拉绳。不料，一个浪头打过来，一下子把他抛到

海里去了！

“救命呀！救命……”陆永川紧紧扳牢保护叶轮的龙门档，在海里苦

苦挣扎。

见到这一幕，大家全都目瞪口呆，一时束手无策。

说时迟，那时快。

老大操起身边缆绳，把

绳子甩了下去，让海里

的“多人”抓牢。伙计

们排成一排，齐心协力

拼命往上拉，总算把“多

人”救了上来。

又一个浪头打来，

船上还有一个年纪大一

点的伙计，也受伤起不

来，他又累又慌，躺在那 妇女下海



32

小
岛
流
韵

再也不动了。

你想想看，3个人躺着，剩下 5个人就坐着好像在等死。船老大苦笑说：

“亚娟，我出海捕鱼 36 年，就要到头了，船都摧毁了，人还有命活吗？”

“我再开机器试试看，拼拼总比等死好。”危难时刻，我站起来扳开离

合器，将柴油机与螺旋浆分离，用尽吃奶力气，狠心摇机器，“卟——卟——

卟……”机器发动了，推上离合器，机器没转上几圈，又成了“哑巴”，机器

重新“插蜡烛”。我再次重新发动机器后，胸有成竹地地对老大说：这次你

可相信了吧。

听到机器声，大家打起精神，从低谷中重新振作起来。

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终于把缠在螺旋浆里的绳拉出来，船尾又拉

起一条“白縺”，阿拉偎船终于开动了，闯出“鬼门关”。

1959年吕泗洋灾难，阿拉亲身经历过，所以记忆特别深。在困难面前，

阿拉蚂蚁的妇女确实是好样的，真的就是不怕苦不怕死，和男人们一样勇

敢、坚强。

大浪淘沙，灾难考验人。

青山独归远

采访对象：李赛成

采访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采访地点：蚂蚁岛穿山岙李赛

成家里

“一颗红心永向党，临终不忘报

党恩。”坐落在东海的红色小岛——

蚂蚁岛有这样一位村干部、老党员，

他在生命弥留之际遗言：“替我把党

费交了！”

我阿爹身体一向较好，1997 年

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休息，知道李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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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把我叫到身边，叮嘱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做一个

老老实实的人。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大团结”，特意交代：务必把这

100 元党费交给党支部，这是我向党组织交纳的最后一笔党费。”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位渔村老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我阿爹名叫李根纪，

1919 年出生，中共党员，

是蚂蚁岛穿山岙贫苦渔

民。1950 年 5 月，舟 山

解放，他翻身当了主人。

1952 年主动参加近洋张

网互助组，驾驶小船，在

桃花港张网。自此，蚂蚁

岛渔民翻开了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的新篇章。

人民公社成立后，开

始实现机帆船捕鱼，我阿爹被提拔为机帆船老大。由于他勤恳好学，善于

带领全船伙计团结奋斗，产量一直名列前茅，当年夏汛全公社渔业捕捞产

量创历史，一汛等于上年全年产量，公共积累和公共财产超百万元。随着

生产发展，收入增加，渔民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到 1960 年，蚂蚁人民公社全面实现机帆化，我阿爹成了带头船老大，

他任劳任怨带领全岛渔民北征嵊山，南下大陈，苦战东海渔场。由于他大

公无私、秉公办事，被大家推选为蚂蚁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兼蚂蚁渔业社

社长。

在当干部期间，我阿爹心里有一种信仰，叫做忠于人民忠于党；在他

身上，有一种精神，叫做无私奉献勇于担当；在他身上，有一种力量，叫做

默默无闻斗志昂扬；在他身上，有一种坚持，叫做无怨无悔爱洒海疆。

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岛，心中有爱，用他的无私、他的大爱、

他的坚持，深深铭记在岛上每个百姓心里，他的事迹感染着岛上每一个

人。

在我阿爹当船厂厂长期间，快点修船是外地渔民的迫切要求，所以外

李根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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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渔民千方百计通过开后门，让自己船早点修。

“公事公办，敲钟吃饭。”我阿爹淡淡说，你还是耐心排队等待吧。外

来渔民吃了闭门羹。

“侬空手白话，乍好与人打交道。”这“小意思，自做老酒，不值钱，请笑

纳。”

“请拿回去，阿拉蚂蚁人不信这一套。”一位外地船老大，给阿爹递烟

又递老酒，指望早点修船，然而碰了一鼻子灰，但不肯罢休。

第二天，他一手提一袋年糕胖，一手拿一包黄豆，乘阿爹不在家悄

悄来我家对我说：“小姑娘，这些东西是你阿爹叫我捎来的，你们吃，你们

吃。”边说边分发年糕胖。

阿拉阿弟见又胖又脆的年糕胖，口水差点流出来了。但是，阿拉有家

风家规，不准白吃人家的东西。所以阿拉没敢接生人的东西。

中午时分，阿爹回家，我把客人送礼情况告诉他，阿爹严肃地对我说：

“吃了人家东西嘴软，拿了人家东西手短，你们懂吗？”他语重心长地说，共

产党员绝不能假公济私。

一次次碰壁之后，外来修船的老大不再来阿爹地方开后门了。

一次，我脚跌伤了，肿得像馒头。走路一拐一拐的，不能参加生产劳

动，只能在家养伤。小姐妹给我“咬耳朵”：叫你阿爹安排一下，去织网厂

做做，总比干农活强。

我满心喜欢对阿爹说：“阿爹，我脚跌伤这样了，侬给我安排到织网厂

去吧。”

“不行，干部子女好吃快活饭，今后苦活累活谁去干？”阿爹严肃地说，

“干部子女好开后门，叫我今后怎样当干部？”

在贫下中家管理学校期间，蚂蚁学校需要代课老师。我第二次向阿

爹求情，给我去当代课教师吧！阿爹斩钉截铁地说：“你再动歪脑筋，我就

对你不客气……”

碰了两次壁，我知道在阿爹身上没有指望了，就老老实实听了阿爹的

话，任何事靠自己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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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杏出墙来

采访对象：陈如法

采访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采访地点：蚂蚁管委会长沙塘陈

如法家里

“这份《蚂蚁乡第九村渔民互助

组合同书》是我阿爹留下的遗物，签

订于 1952 年 4 月 17 日，是反映解放

初普陀渔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

觉走合作化道路的见证，为以后蚂蚁

乡建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奠定基

础，是全市第一份，意义深远，我觉得

相当珍贵。”现年 75 岁的陈如法，是

陈森林（生林）的儿子，他对笔者说，纵观这份合同书，内容具体、格式规范，

证明人邹善珠时任乡“渔协会”主任，具有一定权威性。合同内容充分体

现互助合作精神。

舟山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从蚂蚁岛抓去 62名青壮年壮丁

到台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岛上哭声连天。我父亲也被国民党抓去，有

幸在下半夜趁看管疏忽时，斩断缆绳成功逃脱。这个血泪账全岛百姓永

远铭记。

那时蚂蚁岛因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岛民饥寒交迫，生产资料奇

缺，要发展生产形势十分严峻。1952 年土改结束，通过渔改，重新划分与

评定调整渔村阶级成分标准。

为了解决漁业生产中各自的劳动力、船只、渔具不足的困难，舟山地

委派工作组接着发动阿拉蚂蚁乡群众发展生产，提倡互助合作，搞渔业互

助组。

“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一户人家儿子成家立业后，要分家，现在

叫阿拉不同姓的组织起来，我帮你，你帮他，难呀！”很多人都在彷徨，心

陈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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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虑，因为摆在老百姓面前困难重

重，恢复生产谈何容易，砻糠搓绳起

头难哪！

“听党话，响应党的号召不会

错。”我父亲第一个站出来，与要好渔

民刘鹤鸣（岳明）、刘宗德说，“工作组

同志说得对，独木难成林，一双筷子

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如果把各

家各户剩余的生产资料凑起来，把破

船修一修，阿拉三户拼成一艘船，总

比单打独拼来得强。

刘鹤鸣听了宣传动员后，心里亮

堂堂，接茬说：“阿森哥说得对，三个

臭皮匠能抵个诸葛亮，人多好办事，

三人撑一只船总比一人撑一只船好，

万一碰到天灾人祸，大家有个照应。”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经过商量，率先成立了第一个渔业互助组。“依我

看，阿拉取名为“第九村三户互助小组”好了。

于是，你请中间人，他请代写人，我在家磨墨，准备纸笔……经过七嘴

八舌商议，一份专门的协议书问世。

《蚂蚁乡第九村渔民互助组合同书》具体内容是：“双方自愿参加，并

选举陈生林同志为小组长。小组长每六个月结账一次，评算工资。每一

个月小揭账目一次。大家努力增产，按老（劳）分旧（酬），原则勿动，劳资

两利，拟定股份十份，每月支米三石……”从签订的内容看，这个渔业互助

组，相当于现在的渔业股份合作制，旨在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走社会主

义道路。

成立了舟山第一个渔业生产互助组，将 1 艘张网船、1 只舢舨和 10 顶

张网及水产品加工设施等供共同使用。

统一海上生产，统一做好渔需品配备和张捕鱼货销售、加工，并合理

做好各张网船渔民的管理，使张网生产井并有条，蓬勃发展，产量快速提

合同书 - 翁盈昌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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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闻名舟山渔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父亲互助组影响下，全岛一共组织了 18

个临时互助组，第 2 年 2 月并成 9 个常年互助组，7 月又转为 4 个渔业生

产合作社。

风吹陌上枝

采访对象：林阿信

采访时间：2016 年 8 月 29 日

采访地点：林阿信住处

前往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

恩来总理。

“高兴呀，激动呀！阿拉小岛抲

鱼人能上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还合

影，这连做梦也没想到。”1954 年，我

出席了第一届华东地区青年社会主

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5 年被

评为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分子，1955 年 9 月 20 ～ 28 日，

光荣地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并在大会上作了《为祖国捕更多的鱼》的报告。后又参加了国庆节国宴和

观礼，见到毛主席还合影，激动心情难以忘怀，如今记忆犹新。

笔者三次赴林阿信住处采访，当年 87 岁的林阿信拿出珍藏 61 年的 3

件“宝贝”，一是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纪念章；二是

《向祖国汇报》一本书——是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材料，里面有他的发言材料；三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华东局青年积极分子

集体照。

这三件“宝贝”足以证明林阿信参加过 1955 年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

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林阿信却惋惜地说：“可惜呀，与毛主席合影

林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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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念照片没有保留下

来。”

我能参加介隆重

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是因为阿拉蚂蚁岛渔

民在旧社会里受尽反

动派和渔业资本家的

压迫和剥削，日夜劳

动，还是吃不饱，穿不

暖。1950 年舟山解放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渔民翻身得解放，组织起来，

开展生产自救，生产积极性很高。在合作化运动中，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

党的恩情，感谢新中国的温暖，决心坚决跟党走，赤胆忠心报党恩。处处

关心集体，时时为群众利益着想，被党支部吸收为共产党员。

过去，蚂蚁岛捕鱼网具用麻绳织的，每次捕鱼回来都要用血烤过，烤

网要用柴烧。当时全岛共有 80 多口烤道灶，一道烤要用柴 700 斤。然而

岛上缺柴，要到大陆去买，柴的容积大，一艘帆船一次只能装运 2000斤，需

要 2 个劳力。

为了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改善渔民生活，领导就提出用烧煤来代替

烧柴，这个试验由我和陆渭川负责。

阿拉先请泥水匠来改灶，但泥水匠从来没打造过能装 30 担水锅的

大灶，做了 3 次都没成功。工资付出 40 多元、材料费用掉 100 多元，却毫

无结果，引发社员不满，发牢骚说：“人民政府领导生产，青年团员破坏生

产。”

老渔民也说：“200 多年一直是用柴烧，现在要是能改成用煤烧，天都

要掉下来了。”

我听了群众的议论，并没后悔。心想，烧煤要比烧柴省钱是不争事实，

只要能造出节能灶，群众顾虑就会不攻自破。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团支部书记，理应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我鼓

起了勇气，用算细账的办法说服团员；同时和陆渭川一起帮助泥水匠仔细

1955 年林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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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几次失败的原因，发现灶底大小口径没对直……经过一次又一次

改进，煤灶终于试验成功。结果，烧烤成本由 8 元降低到 4.5 元，很快在全

岛推广。

全岛一年就节省燃料费 10000 多元，并大大节省了劳力、船只和时间。

抲鱼人受到实实在在好处，对我刮目相看，当年推选为乡劳动模范。

“阿信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像开了锅似的，在蚂蚁岛传开了。1955 年

9 月初，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阿旺高兴地通知我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青

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还要带发言材料。李书记说，这是你的荣

誉，也是阿拉蚂蚁岛乃至全县青年的光荣。

我接到去北京开会通知，内心充满自豪与激动，这事阿拉连做梦也没

有想到过。的确如此，去北京开会，对海岛普通渔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荣

耀。

春风绿江南

采访对象：盛成芬

采访时间：2019 年 5 月 11 日

采访地点：蚂蚁岛樟树林

2019 年 5 月 11 日，一批市区作

协会员去蚂蚁岛采风。

在岛上林业科技人员盛成芬的

带领下，来到了蚂蚁岛上的樟树林。

只见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樟树身姿挺

拔，树冠遮天蔽日，仿佛置身大森林

之中。

我在岛上种树护林已有 30年了，

而我爸有 50 余年……舟山解放以前，阿拉蚂蚁岛的山都是“癞头山”，为

了绿化造林，1964 年阿爹受命担任岛上林业队长。面对“岗头老枪”，阿爹

心冷了半截，然而，想到组织的信任，就暗暗下定决心。

盛成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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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爹带领下，林业队

员搬乱石，整平地，翌年春

天播下了松树种子。不料，

长出的苗子“头月青，次月

黄，三月过后见阁王”，4 万

株树苗死去一大半。

阿爹急得睡不着觉。

在山坡上，他分析苗死原

因，一蹲就是一天，终于发

现，雾重，风大，土层薄，是树苗成活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于是就寻找对策。

阿爹根据“生泥拌熟泥，赛过吃高丽（参）”的植树原理，发动大家挑熟土拌

生土种植树苗，在岛上成功地植下了 400 万株黑松，昔日光秃秃的蚂蚁岛

开始出现了绿枝。

1973 年，阿爹在县、区林业科技人员的协助下，在岛上试种杉树、毛竹

和油桐。

毛竹笋出土的季节里，阿爹干脆把被子背到山上，与毛竹作了两个月

的伴……阿爹一门心思扑在绿化上，育苗、栽树、背树、补树，成了老人一

辈子的工作。

阿爹也曾先后获得过三次国家级的先进表彰——1958 年，被授予全

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1984 年他被表彰为全国绿化劳动模

范，随后又荣获全国绿化先进称号。前些年他过世前说，“一个人就算钱

再多，后人不一定会记得他。但是有一天我走了，这些树会记得我。”

在阿爹的言传身教下，全岛群众绿化意识已深入人心。如今每一幢渔

家小楼的庭院里或多或少都种有花花草草；村道两边是绿枝摇曳的桂花

树；在新修建的渔民休闲文化广场里，用旧船拆解下来的木料做成栏杆，

连路灯也充满着浓浓鱼腥味的船用红绿灯……生态建设既有渔家风情，

又有现代味道。

凭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在连老鼠爬过都看得到的山头上，长满

了各种树木。现在全岛森林覆盖率达 63%，有杉、松、柏、樟树等 30 余种，

是全省“生态建设示范乡”。

盛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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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猜出这张照片的一大帮子人去干什么吗？”我指着宣传橱窗里

的照片问。只见手持竹竿，密密麻麻的，像去赶集似的。

“告诉你，这是去祭奠。”我说，“这是清明节那天拍摄的照片。这天一

大早，蚂蚁岛的人就乘船过海去对面的小蚂蚁岛祭扫亲人。”你们看，整个

蚂蚁岛是没有一穴坟墓的。

蚂蚁岛有一“阴”一“阳”两个岛，大蚂蚁岛和小蚂蚁岛隔海相望，活

人和死人分岛而“居”，这种丧葬制度，在全国属独一无二。早在 1958 年，

蚂蚁岛人就实行殡葬改革，把世代安葬在大蚂蚁岛上的一座座坟墓迁移

到隔岛千米、无人居住的小蚂蚁岛。

迁移坟墓是群众最忌讳的事。在渔民眼里，祖坟是一个家族的命脉，

迁移祖坟会影响家族的运气，很多村民对迁坟一事有抵触情绪。在拦路

虎面前，阿爹和村干部、党员一起以实际行动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从此，

生者安居大蚂蚁岛，死者安息小蚂蚁岛。

后来，岛上的人去世后，一只船儿，摆渡前往小蚂蚁岛，船儿离岸又靠

岸，即完成了生死过渡。再后来又实行火化。

在移风易俗中，蚂蚁人敢于先吃螃蟹，善于向旧习惯挑战，为生态岛

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如今蚂蚁岛的人，在大蚂蚁岛固守终生，在小蚂蚁岛

归于黄土，人生始于大蚂蚁岛，终于小蚂蚁岛，生者与死者隔海相望，各占

一隅，不相搅扰。


